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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技术的有限向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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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摘  要 ]从价值取向上来分析，信息技术就是向善向美、良治优序、幸福人道的人工物。将信息技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来分析，不是仅仅

旨在借助于信息技术实现人类道德，更是通过咀嚼信息技术语境分析出人类的实然道德国情、应然道德动态，客观地进行信息技术的精神品

质设计环节。在“信息技术之于道德存在”与“道德之于信息技术”的对向性解析过程中，探微信息技术的道德至善，并就相关的基础性问

题进行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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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传统的现实社会当中，就是一个“心在身内”的社会，人们

几乎完全是“现实的”，人们的思维认知都数是受限于空间、政治、

阶级、历史等多重因素，人们活动距离、实践方式、交往范围以及

信息获取等等都是有限的。现代社会是一个“身在心内”的社会，

这里的心开始相当于一个不断膨胀的大脑，能够装得下天底下一切

事物及其数据。

一、从冇到有信息技术之善

工业技术不断强化着人的生理器官功能，进一步延展着人类的

思维认知与生产实践能力，人的体能不断得到增强，甚至出现了人

工体能。在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时代，通俗易懂地理解，就是“人

类直接对大脑采取的革命”[1]。

伴随着人类信息处理能力的提升，人的意识、思维、情感、计

算、搜索等心智认知能力不断智能化。不可否认，信息技术的不断

发展给“人们腾出了大量时间”[2]。并在这一过程不断解放人，增

加人的选择，人身体的某些缺陷得到了弥补。在信息技术时代，我

们正在朝着马克思所论证的可能性方向发展：“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

活动范围，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。”[3] 人们逐步突破了地

理、国界以及身份的限制，在其中，人人可以发表自己的思考成果

并成为创造知识者，促进了知识的“大众化”、“草根化”，在信息物

质技术和信息技术平台的情况下，“用知识决定知识的寿命”，不再

完全是“让专家身份去决定知识的命运”[4] ；与此同时，在虚拟空

间里，信息技术可以消除一定的社交紧张，可以锻炼一部分人的交

往胆量，甚至通过重塑自己“形象”，正如乔伊森所言：在网络社会

中，“你就是你所扮演的角色。”[5] 继而实现自己身边聚集起诸多“在

线陌生人”[6]。由上述可见，人的社会性由此变得丰富起来，人的“真

实多面性”得到了极大展示。

从价值导向上来看，信息技术就是“差异纷呈的文明”、“独一

无二的个性化文明”、“资源共享的文明”。信息技术不断地释放出和

而不同、各尽其才的“差异性表达”、“个性自由需要”、“互通有无”、

“包容多样”等力量。正如肖峰教授所言：“信息文明时代的到来也

是差异时代的到来。”[7] 尼葛洛庞帝也呐喊道：“真正的个人化时代

已经来临了。”[8] 同时，泰普斯科特在研究中大力崇尚网络一代的“自

由、选择、量身定制”[9]，一言以蔽之，信息技术就在于“去中心化”、

“去同一性”、“去机械化”、“去同质化”、“去标准化”、“去同步化”、

“去现代性”，通过发现信息、制造信息、生成信息，走向“共享资源”、

“柔性生产”、“智能推送”、“多元异质”、“流动自我”、“虚拟实践”、

“网络逻辑”、“读心术”、“与万物对话”等颠覆之域。

二、信息之善的有限性问题

当然，信息技术也并不完全是自由之境，信息技术越便捷也就

意味着“技术支架瘫痪的风险”越严重，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信息

者还需要克服诸多物理设备障碍、技术障碍、经济障碍以及社会障

碍（诸如年龄因素）[10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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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文本随心所欲的碎片化编辑式书写对于传统手写精心布局的

一种剥夺，更多了一些“随意点击”与“无意义式创新”。甚至有学

者大声疾呼：“世界上将不再有发明家”[11] 比如，其中也存在着“数

据悖论”、“信息爆炸与信息匮乏”、“网络污染”、“道德失范与伦理

失序”、“数字鸿沟”（data  divide）、“信息超载与信息欠载”、“信

息饥渴与信息过瘾”、“话语集权”、“人肉搜索”、“娱乐至死”、“数

字痴呆”、“情感同质化”、“第三只眼的监控”、“隐私挖掘”、“全景

监狱”、“人性裸奔”等双刃剑，很多人因为无法在信息洪流摆渡自

身而成为“见识少的信息奴隶”，因为无法抵抗数据的狂轰乱炸而

“碎片化迷失方向”，此外，还有“有信息没知识”、“有信息无智慧”、

“有信息无意义”、“有信息无思想”，还有戴维·申克所言的“信息

剥夺了安宁”[12]，日渐消退的“专注力”，正如卡尔总结道：“网络

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同时分散了它”。[13] 最后最终只剩下“打发时

间”、“消磨精力”、“思维僵滞”、“体力减弱甚至丧失”等信息负面

价值。

正如斯蒂伯所言：“根据有限信息的预测，让我们的大脑发挥思

考的作用。”[14] 似乎在没有太多信息的境遇下，才能发挥人体直觉

的准确性。然而，考虑到“数据信息不可能自动转换成决策”，由此

必然会出现“数据虽大但并不是任何人可以借力”[15]，此外，从“大

数据技术”到“大数据使用”自然也会有一些人被排斥在外，信息

技术虽然是“人造物”，然而过少过度过剩无用的信息都会反过来影

响人、统治人、奴役异化人——“电脑俘虏人脑”、“键盘俘虏手指”、“屏

幕俘虏眼睛”、“虚拟俘虏现实”。当所有人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吸引到

信息技术当中之后，自然也容易成为“受害者”。甚至，最终还造成

国与国之间的信息差距，正有学者提出“数字资本主义”[16]。

三、信息技术道德的新境遇

正如马克思所言：“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

么程度”[17]。在“无处不在的”信息技术交往语境下，每一个“黏

在网络中的”人都很难讲自己是孤立隔绝的自然人了，身体不再是

人与人交往的唯一象征特征。“一对一”、“一对多”、“多对多的”虚

拟信息技术交往越来越丰富。正如“生活不再找零”，“心算走向没

落”[18] 这一虚拟优势从另外一个层面实际上也增加了人们交往的隔

离感，增加了孤独感，甚至让部分人丧失了基本的社交能力，在信

息群落里面语言对答自如，在人与人面对面接触的环境下，则“吞

吞吐吐”，甚至无法有效完成基本的沟通对话，甚至被人称为“信息

茧房”（information cocoons），对于人类整体关系而言，也具有“淡

化”、“异化”、“失范”、“无名”、“冷漠”、“原子化”[19] 等影响地位。

确实有很多人因为互联网而开了眼界，但也有很多人因为互联网而

“离群索居变得狭隘”了 [20]，以至于很多人开始不再追求“真实生

活”，而把“情感机器人”、“社交机器人”等等视作不可或缺。正是

在信息技术当中，“人们忽略了相互之间的直接依存。”[2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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